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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的私家藏書在中國文獻收藏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私人藏書

樓的林立彌補了官府收藏的不足，私家藏書的總量大大超過了官府，校勘

精良的善本書也多由私家所藏。豐坊是明朝中期著名的藏書家和書法家。

豐氏藏書數萬卷，建有萬卷樓。他的藏書來源主要包括世代相傳、購求、

造偽等三個方面，而尤以「造作偽書充實所藏」為主要特色。 

說起豐坊的一生，只能用坎坷二字來形容。出生于藏書世家的豐坊，

人生前半段順風順水，不想中年被捲入政治漩渦，從此一蹶不振。到了人

生晚年，豐坊因對萬卷樓管理不善，大量藏書被人偷盜，加之遭遇火災，

更是落得「書散盡，人客死」的悲慘結局。最後將所剩書籍售予范欽，轉

而成為范欽「天一閣」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 

對於豐坊的研究大致可以從人物、藏書、書畫學和造偽四個方面著手。

在學術界對豐坊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書法理論，而對他的藏書情況則少有涉

及，但因豐坊個人遺留下的材料並不多，顯見，有關豐坊萬卷樓藏書問題

的研究尚存很大空間。本論文重點討論萬卷樓藏書的聚散問題，並全面而

有系統地探討豐坊藏書理論與實踐，對於建立我國古代藏書史的研究具有

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明代  私家藏書  豐坊   萬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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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我國古代圖書館藏書體系為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三大系統。

可見私人藏書在古代藏書體系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我國私家藏書始於

周秦，興於漢唐，盛於兩宋，極於明清。唐宋以降，浙江私家藏書後來居

上，明清兩代更在全國前列。依據《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記載：中國歷

代藏書家 5,045 人，其中浙江 1,139 人，占總人數的 22.58%，第二位江

蘇 998人，占 19.19%，第三位山東 495人，占 9.81%（范鳳書，2013）；

浙江比江蘇多出 141 人，高出 3.39%，比第三位山東多出 644人，高出

12.77%。因此，私家藏書樓從唐代起日益興盛，明清兩代遍佈全國南北，

浙江和江蘇尤甚。 

明代，是中國古代藏書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尤其是私家藏書之

風熾盛，藏書家不斷湧現，藏書規模日益擴大，其規模甚至超過官府藏書。

私家藏書的繁盛，不僅推動當時學術文化的傳播，而且對古代典籍文獻的

保存與流傳作出巨大貢獻。因而，明代私家藏書興盛的原因有以下幾項： 

1. 社會的發展和文化圖書的自身演變。在明初採取了一系列恢復社會

經濟、輕稅薄賦的政策，在農業上獎勵墾荒，興修水利，這樣，使

農業生產得到了發展。城市工商業和手工業也得到繁榮與發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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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後，特別是在自然條件優越的江南，出現眾多繁榮的商業城

市，這一切為圖書事業的發展奠定基礎。另外，文化圖書沿著自身

的演變規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促進明代私家藏書事業的發

展。 

2. 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提高。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的提高，導致造  

紙業和印刷業的發達，從而推動整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尤其是私

人藏書的興旺發達，並為刻書業的發展提供物質條件。除雕版、活

字印刷外，套版、版畫都取得重大進展。 

3. 明代刻書事業發達，成就顯著。明代刻書形成系統，分為官刻、私 

刻和坊刻三部份。 

(1) 官刻。官刻包括由司禮監掌管的內府刻書、國子監刻書、各省 

布政司、按察司刻書、藩刻，其中藩刻直接豐富私人藏書。藩

刻有「海內藏書之富，莫先於諸藩」（錢謙益，1996）之說。 

(2) 私刻。私刻在明代的刻書中，其技術最高，比重最大，刻書品 

    質最優，因而貢獻最突出。明代後期，私家刻書業更加繁榮。 

(3) 坊刻。坊刻歷史悠久，分佈廣，刻書量較大。由於明初官府取 

    消了書籍稅，因而建陽、南京、蘇州等地的坊刻迅速發展起來。   

    明代坊刻旨在謀利，品質最差，但由於內容豐富，面向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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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刻書籍品種多，以供應民眾所需，如醫書、科舉用書、童蒙 

    讀物等，同時集編(編輯)、刻(出版)、售(發行) 於一體，促 

    進了刻書事業的發展。 

4. 明代統治者比較重視文化教育事業，促進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明 

代初期，命令中書省興辦學校。從而形成了明代特有的「藏書為貴、

刻書為榮、賣書為業」的社會文化景象，為私人藏書營造了寬鬆的

文化環境。 

5. 宋元私人藏書的遺風，直接影響明代私家藏書，文化學術發展的需 

要，又為私家藏書的發展保持了活力。明代私人藏書家繼承宋元私

人藏書的遺風，廣開收書之路，集收、購、抄、刻於一體，迎來了

私人藏書的興盛和發展。如豐坊承襲家族藏書，又收集書籍，由於

收集補寫不輟，最終積累數萬卷，豐坊將其藏書之處名為萬卷樓，

這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明代民間藏書風氣之濃厚。 

  由於明代私人藏書總量遠遠超過官府藏書，而且品質較高，同時集收

藏、校讎、刻印、發行為一體，非常注重圖書館各項業務工作，保證宋版

書的流傳、保存和傳播我國古代文化作出很大貢獻。明代私人藏書樓數量

大，公佈廣，在流通方面比官府圖書館具有更大的優越性，雖然也存在封

閉等侷限性，但與宋代相比，要放寬得多。在收藏與利用方面，顯示出藏



4 

 

用並重的特色。所以，明代私人藏書發展代表整個明代圖書館的發展，為

明代圖書事業的主流，更促進明代進入我國民間圖書館最興盛的發展時

期。 

 歷史上我國的私家藏書，因為它的私人佔有性，並與藏書家的家庭發

生密切關係。我國大多數藏書家，都寄厚望於子孫，希望他們能珍守並藉

以成名成家，維繫書香。然而「君子之澤，三世而斬」（鮑彪，1528），一

般的藏書家不過數傳而已，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五代相傳，寧波范氏十

三代相傳，早已被人所欽羨，尤其是天一閣十三代人薪火相傳的歷程更是

被譽為中國藏書史上的神話。在寧波，由於天一閣的名氣太大，掩蓋了其

他藏書家的光澤，也容易忽略其他藏書家曾經擁有的輝煌。天一閣作為藏

書樓誠然是我國現存最早，但作為家族保護的藏書，傳承最久的並不是

它，而是明代豐坊萬卷樓藏書。因此，談藏書，繞不過寧波，寧波自古就

有藏書的傳承；談天一閣則繞不過豐坊，一則天一閣的藏書中有一部分來

自豐坊的萬卷樓藏書，二則天一閣的鎮館之寶係豐坊刻的《蘭亭序》。所

以，在范欽建造天一閣之前，寧波月湖一帶，就出過不少著名的藏書家，

有「藏書之富，南樓北史1」之說。「南樓北史」，或許影響了范欽藏書的

動機，但豐坊則成就了范欽的天一閣。 

 萬卷樓是明代藏書家豐坊的藏書樓。豐氏自南宋以來即為鄞縣四大姓

                                                 
1 見全祖望《湖語》。所謂南北之分，指住在月湖之南和月湖之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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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歷代仕宦，藏書甚富。豐坊尤喜藏書，並擅書畫，曾盡售近郊良田

千餘畝，購藏圖書碑帖，藏書達數萬卷，皆貯於萬卷樓中，遂有「書淫」、

「墨癖」之稱；但晚年因病無力管理藏書，以致所藏宋槧及鈔本等善本佳

刻半為門人所竊。後又遭大火，藏書損失頗巨，所餘圖籍悉售歸范氏天一

閣，為天一閣藏書之重要來源，而豐坊終以貧病而歿。所著有《書訣》、《五

經世學》、《淳化帖書評》、《帖箋》、《辨帖箋》、《宦遊瑣記》等，後人輯有

《南禺先生詩選》等十餘種。書迹碑刻《底柱行》等十餘種今存天一閣。 

 豐坊藏書印有「天官考功大夫印」、「碧玉堂下吏」、「豐氏人季」、「豐

氏人叔」、「文王孫子」、「豐氏存叔」、「南禺外史」、「四明」、「土木形骸仙

風道骨」、「發解出身」、「筆研精良人生一樂」、「清敏公家」等（林申清，

2000）。其中「豐氏人叔」、「南禺外史」、「筆研精良人生一樂」等三枚藏

書印為本館館藏善本古籍所收錄。 

                

            豐氏人叔             南禺外史           筆研精良人生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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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豐氏是宋代鄞縣「史鄭樓豐2」四大家族之一， 從北宋豐稷以來「代

有聞人」，到明代更是五世名宦，不乏名宦、學者、忠臣、武將與文人。

其家族成員參與過元佑黨爭、慶元黨禁、大禮議等宋明之間多次劇烈的

政治變動，並且在宋金、宋元、元明的戰亂更迭中艱難地延續家族傳承。

維持家族傳承的內在動力來自於學術與藏書等的文化活動，它們是豐氏

家族重要社會影響力的來源，豐氏家族的成員與呂希哲、朱熹、陸九淵

都有著密訪往來，偽作《石經河圖》、《世本大學》的豐坊更是引發了與

心學理學之間聚訟不斷的學術公案。他們所遭遇的諸多事件都與宋明理

學的發展有著莫大的聯繫，全祖望認為豐氏是「甬上學統」的參與者，

見證了地域性的「浙東學術」的發展歷程。而豐氏家族藏書自豐稷開始， 

至豐坊時號為「萬卷樓」，藏書之富，甲于江浙，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

中指出著名的天一閣藏書實則大都繼承自「豐氏萬卷樓舊物」（全祖望，

2002）。 

 

                                                 
2 鄞縣豐氏，又稱甬上豐氏、西湖豐氏，宋、明時期浙東學術世家，追南宋豐稷為一世，出於慶元府 

  鄞縣。 

 鄞縣史氏，又稱東錢湖史氏，為宋代顯赫家族，出自鄞縣。有「一門三宰相，四世兩封王，五尚書， 

  七十二進士」，「滿朝文武，半出史門」，「一朝紫衣貴，皆是四明人」之稱。 

月湖樓氏，又稱「明州樓氏」，是浙江樓氏之一，主要棲居地為寧波鄞縣。月湖樓氏聞達於宋代，是 

  當時官宦學者輩出的著名家族。 

槐木鄭氏以經商見長，其經營行為從明代一直延續到現代，為寧波商幫中的重要一支，其族人先後創 

  辦四恆銀號、老鳳祥銀樓、民生墨水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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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空間地域的角度，鄞縣所處的四明地區位於江南邊緣的甯紹平

原，商業繁榮，文化昌盛，既是海運港口商貿中心，也是浙東學術的中

心之一。中國的文化重心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在宋代完全形成，江南地

區以此一躍成為文化淵藪，而四明地區的大規模開發正是依靠像豐氏家

族這樣在唐宋之際大量南渡至此的家族群體的通力合作。與此同時，宋

明理學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學術以地域化的形式傳播， 在四明地區就

形成了所謂「浙東學術」與「甬上學統」，同樣這些學術傳承也是由特定

區域內的精英家族來共同實現的。  

     藏書家的歷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會是不同

的結果，藏書家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對我國歷代典籍的保存、傳播、完善、

出版與捐公上。在明代中期藏書家豐坊一生致力於藏書，著作頗為繁富， 

其中以《萬卷樓》藏書為其代表。 

     從一定程度而言，豐氏家族並不具有典型意義，它也不能完全代表

整個宋明時期家族的基本狀況。在學術界對豐坊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書法

理論，而對他的藏書情況則少有涉及，但因豐坊個人遺留下的材料並不

多，藉由本論文將豐氏家族置於整體視角的歷史框架，來討論萬卷樓藏

書的聚散問題，並建立豐坊萬卷樓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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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豐坊出身藏書世家，其家藏書起自北宋。宋南渡後，歷元迄明，代有

聞人，收藏愈富，並建書樓，名為「萬卷樓」。豐氏家族的藏書史比天一

閣范家要多出 80 多年，堪稱史上傳承最久的藏書家族，因此，探討豐坊

藏書的聚散源流，具有研究的價值。 

本論文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藉由當代史書記載以及歷來藏書史的紀

錄，介紹明代私家藏書背景、藏書風尚轉換以及藏書聚散情形，並徵集文

獻中有關豐家記錄以及研究豐家人著述為立論方向，以豐坊為分隔點，上

溯至他的祖父及父親，下推至他的兒孫，俾能建立較有系統性的介紹，除

了收藏成果以外，豐氏家族的藏書歷程及理論建樹也是討論重點，並以豐

氏自身著述，輔以前人研究成果做為立論依據。 

其研究過程包括：選定問題、收集史料、鑑定史料、建立假設、解釋

和報告研究的發現等；讓豐坊藏書還原歷史，呈現私家藏書源流與特色，

並展現研究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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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研究以明中期豐坊藏書家族為目標，其中特別介紹浙江寧波藏書

家概況，來觀察此一時期中國私家藏書的興衰及書籍流散。然而，這些藏

書家族不僅是進行書籍保存傳承的工作，更發展出各有特色的藏書特色，

以及創新的藏書管理，對我國目錄學理論以及其他文獻學方面建立了非常

宏遠的影響。 

從史料調查研究中，可見豐坊藏書結合了古代公私家藏書的優點，內

容囊括如《千字文》、《孝經》、《龍瑞宮記》和許多宋元刻本、抄本、碑帖，

乃海內墨寶。從文化視角來看，可以發掘藏書活動所形成的風尚文化，對

於書籍的保存、傳遞文化、推展學術的價值，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貢獻。 

本文在學科範圍上也有所限制，因為有關豐坊藏書的史料缺乏，而學

術界對豐坊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書法理論，而對他的藏書情況則少有涉及，

在史料缺乏的情況下，本文運用歷史研究法及分析法進行歸納、整理與分

析，期使對豐坊與萬卷樓獲得較具體而有系統的論述，並建構我國私家藏

書史的脈絡與研究，這具有積極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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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關於豐氏家族藏書的研究，無論是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吳晗的

《江浙藏書家史略》，還是任繼愈主編的《中國藏書樓》以及范鳳書《中

國私家藏書史》，關於豐氏藏書的內容基本都來源於全祖望的《天一閣藏

書記》的說法，而全祖望只是構建起了從聚集到散盡空洞的豐氏藏書脈絡， 

既沒有豐氏的藏書書目作對比，也沒有留下豐氏如何經營藏書的細節。如

是，補充豐氏家族藏書的細節這也將是本論文的一個主要用力方向。 

    才華橫溢同時離經叛道的豐坊是豐氏家族中最有研究價值的人物， 

作為豐氏家族最後的「聞人」，豐坊本人也是我們理解豐氏家族興衰驟變

的關鍵。對於豐坊的研究大致分為人物、藏書、書畫學和造偽四個方面。 

因豐坊個人遺留下的材料並不多，而且身敗名裂之後被士林所厭棄，使得

晚景淒涼，不為人所知，所以他的生平事蹟一直很模糊。陳斐蓉對於豐坊

個人的研究是用力最勤的，其《豐坊生卒年考》是透過豐氏的書畫題跋和

後人追憶的文章來推斷出豐坊的卒年，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另外更具價

值的文章是對於豐坊交遊的研究《豐坊交遊考述》兩篇。作者透過各種資

料的收集比對，全面反映了豐坊交遊人物，是研究豐坊個人重要文獻資

料。後世對豐坊孤僻倨傲、喜怒無常的印象，大體出自豐坊好友張時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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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和黃宗羲《豐南禺別傳》的論述。而依據研究顯示，豐坊的交遊極其

廣泛，與人唱和相得，根本不像是孤僻怪誕的異類。因而可見對於豐坊後

世汙名化的過程顯然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關於豐坊的藏書，正如上文提及，都沒有更新的材料來跳出全祖望《天

一閣藏書記》的敘述。這一方面專業的研究性論文也較少，大都是介紹性

通論性的文章：王澤玖《豐坊家世及書學淵源考：兼議天一閣藏書「元祐

始」之不確定性》，丁曉山《一個書香世家的敗落》等。其中《豐坊家世

及書學淵源考》中有提出對全祖望豐氏藏書一脈相承的質疑，也是本論文

將會涉及到的一個層面。  

豐坊在書學字畫上的成就並非是本篇論文意欲涉及的題材， 並沒有進

行細緻的梳理，只參考隋邦平所撰述《豐坊書法研究》一文，作為全面的

瞭解。  

豐坊研究的最重要的議題便是在其造偽，已經有相關專題典範式的論

著。林慶彰的《豐坊與姚士舞》是對豐坊造偽研究論述最全面的著作，林

氏收集各種版本，參照比對，發現《子貢詩傳》有抄本和刻本之別，抄本

應是豐坊偽作，刻本為王文祿就抄本篡改而成。至於《申培詩說》，則從

各種記載證明非豐坊偽作，而是王文祿抄錄豐坊另一本偽書《魯詩世學》

旳詩旨而成。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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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章主體不脫林慶彰的論述，但是選取了從明代中期朱子學和王學

對於《大學》的解釋的話語權爭奪來考察豐坊偽造《大學》的動機。其他

相關作偽與豐坊的研究有：郭素紅《明人作偽現象析論》、李家樹《宋朱、

王「淫詩」、「刪詩」說與明人《詩經》研究：一個傳統文化互動個案的剖

視》、王學泰《明代詩學偽作與＜魯詩世學＞ 》、陳寶良《德才之辨：明

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等文章。  

綜觀豐坊及萬卷樓藏書之研究，在查檢的過程中，總會有一些遺漏和

不完善之處，但成果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不足，那就是資料性的著述較多，

而研究性的文章較少。但是，從現有的研究著作和論文成果來看，研究豐

坊及萬卷樓藏書，必須以歷史文獻作為基石，只有這樣才能構築藏書研究

的寬廣大道，獲得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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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問題與執行方法 

 

豐氏乃宋代甬上史、鄭、樓、豐四大望族之一，以名德清節享譽士林。 

豐坊十六世遠祖豐稷，為豐氏中興之祖。他開創了豐氏家族治學、遊藝、

藏書之先河，也是豐氏萬卷樓之首創者。民國《鄞縣通志・文獻志》也稱

「豐氏家族藏書肇自北宋。」(不著纂修人，1935) 此舉亦開江浙私人藏

書之先聲，達官賢哲群起效尤，至明清彌盛，湧現出一大批藏書家，于文

化傳播功莫大焉。 

從碩士論文和期刊論文內容來看，全部涉及豐坊的書法理論及關於豐

坊詩學的研究。 

其次，就有關圖書而言。目前尚無關于豐坊及其藏書問題研究的專

著。總體上，涉及豐坊藏書內容的圖書約分二系：一是藏書史專著，二是

文獻學、辨偽史、書法史等方面的專著，內容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錯誤。如

楊緒敏在《中國辨偽學史》一書中提到：「著名的大藏書家豐坊就是一個

大造偽者。他先後偽造過《古書世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等」

（楊緒敏，2007）。但是關於豐坊造偽目的以及怎樣造偽等細節問題均未

展開論述。又如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一書專志於中國古代私家藏書

史的研究，但該書僅僅在「中國私家藏書厄于水害簡表」中簡單提到了豐

坊藏書「其後又遭火災，所剩無幾」（范鳳書，2013）。而在「明朝各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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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大藏書家與藏書世家」部分則對豐氏藏書缺而不論。傅璿琮、謝灼華主

編的《中國藏書通史》也只在天一閣藏書來源中簡單地涉及到了豐坊萬卷

樓藏書。這與作為「藏書巨擘」的豐坊在古代私家藏書史上的實際地位並

不相符。有鑒于此，本文有志於拾遺補缺，重點討論萬卷樓藏書的聚散問

題。 

豐氏萬卷樓歷經四百餘年，是我國明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

的私家藏書機構之一。萬卷樓雖然沒有倖存下來，但它充實了天一閣的館

藏。此外，萬卷樓的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等思想至今仍是澤被後人的寶貴

財富。因此，豐氏萬卷樓所積澱的有關藏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內涵非常豐

富，值得我們去發現。 

在選題的意義與價值方面，本文力求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豐坊藏

書的成就，還豐坊在藏書史上以公允的位置，發揮其應有的影響。以新發

掘的史料釐正前人對豐坊失當與偏頗之述評。本論文在執行方法方面，進

行下列步驟： 

一、蒐集私家藏書相關史料與文獻； 

二、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 

三、編纂史料與撰寫文稿； 

四、文稿審核與修正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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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一、生平事蹟 

  浙江鄞縣豐氏，稱得上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典型的仕官世家、書香門第。

這一家族一直可以上溯到人稱清敏公的北宋官員豐稷。此後幾百年間，儘

管淪桑歷盡，卻依然家聲不墜、人才輩出。如豐寅初，明初為國子司業；

豐慶，明正統四年進士，曾任兵部給事中、河南布政使；豐耘，約明成化

年間任郡學教授；豐熙，明弘治十二年榜眼，嘉靖時累官翰林學士（林慶

彰，2015）。 

 豐坊，浙江鄞縣人，字存禮、存叔、人叔，號南禺外史，後更名道生，

字人翁（浙江省鄞縣地方志編委會，1996）。別署人季、天野人、西郊農

長、南禺世史、南禺病史、南禺越客、碧玉堂下吏、天宮考功大夫等，世

人多稱豐考功。關於其生卒年沒有確切記載，學界至今也沒有定論，這在

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他在歷史上地位不顯。究其原因有，一是豐坊著名的造

偽書活動影響深遠，為名士所不齒，二是豐坊在「大禮儀」之後自暴自棄

的表現，使得他背負不忠不孝之名，聲名狼藉，三是豐坊晚年貧病潦倒，

行居荒山野寺，何時死亡與埋葬何處，少有人關心。 

 正德十四年（1519）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1523）中進士，出為南

京吏部考功主事，嘉靖三年（1524），他隨父諫大禮，觸怒皇上，被謫為



16 

 

通州同知，後被免歸。豐坊博學工文，然而個性狂妄怪誕。其父豐熙在大

禮議中堅守禮法，遭遣戍福建。豐坊居家貧困，欲效仿張璁、夏言等以片

言求得顯貴。嘉靖十七年（1538），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又稱宜加獻皇

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喜，並採納實行。時人皆惡豐坊違背父志。

次年，豐坊又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然而豐坊待命多時，最終

沒有得到進擢，只得回鄉（張廷玉，1739）。晚年窮困潦倒，寄居於寺廟，

病逝於僧舍。 

 豐坊出生於名門望族，從小就顯示出迥異于常人的聰慧和警敏，在優 

越的家庭環境中接受正宗的傳統文化教育，與經學、易學、詩學、繪畫、 

篆刻等諸多領域皆有成就，而且是明代屈指可數的幾位復古傾向鮮明的全 

能書家。豐坊才華橫溢，博通經史，精研書法。但由於生性耿直孤傲、不 

諧世俗，為官短暫，致使其埋首於詩、書、畫、印，專心治學、治藝。豐 

坊的書學思想旗幟鮮明的以復古回歸為宗旨，充分展現在《書訣》和《童 

學書程》中。他的書法衝破藩籬，同代人少有出其右者。豐坊座擁萬卷樓， 

可由於其不善理家，將萬卷樓轉手與范欽，晚景益發淒涼，可其仍能臨池 

吟詩，怡然自樂。 

 總之，豐坊不僅繼承了祖先外交上的工作能力，也將讀書、藏書的基

因給保留下來，從豐家祖先定居寧波直到豐坊，共經歷 16代，歷時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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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豐氏家族的藏書史比天一閣范家要多出 80多年，堪稱史上傳承最

久的藏書家族。 

二、藏書來源 

 豐坊的聰穎與學識，大多受到他的家世影響。他喜歡收藏古籍、書畫、

碑帖，有著不凡的鑒定眼力，可以說得益於家族的收藏頗多。豐氏萬卷樓

在范欽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即已經形成了相當可觀的藏書規模，在整個

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豐氏家族世以聚書、讀書為業，其收藏歷史可以追溯到其祖先清敏

公。豐稷「天性嗜學，逮老不衰，方在朝廷，還第與在藩屏公事，餘閒每

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

一物。｣（豐稷，1988）雖然家族有幾次遷徙，但是書籍等收藏品卻始終

不棄，尤其是豐慶，對家族文化的傳承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到豐坊的時候，

其家族遺存的藏書就已達萬餘卷，這在當時已是藏書大家了。 

 所以，就豐氏而言，家族的收藏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它更是世家業

儒的一種標誌，也因此，萬卷樓不單屬於豐坊，它更多地代表著一個家族

的收藏，是一個家族門第的光榮稱號。這種理念也為豐坊所尊崇和實踐，

他將收藏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用所有的俸祿來購買古籍，在為官不到十

年的時間裡就收藏到萬餘卷古籍，而且，傾家蕩產地購買碑帖書畫，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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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頓，也樂此不疲。 

 因此，大量的藏書與家學淵源為豐坊提供了充足的精神食糧，使他學

問淵博、書藝精通、眼界開闊。豐坊精通于經學、易學、詩學，著述豐碩。

有《古易世學》、《古書世學》、《春秋世學》、《石經大學》、《魯詩世學》、《金

石遺文》、《淳化帖書評》、《帖箋》、《辨帖箋》等，雖有些書被認為是偽造， 

但從另一角度，也體現了豐坊學識之博、之深、之古。其次，家藏的碑帖

使豐坊從小就喜歡臨摹，畢生臨池不綴，成為有明一代臨書功力極深之人。 

 家藏的碑帖、書畫等使豐坊較早就涉入了鑒藏家的行列。他是明代中

期與文氏父子同列的一代鑒賞巨眼，過目書畫不計其數，曾受邀於無錫的

收藏大家華夏，為他鑒定家藏。可見，此時的豐坊對於篆書有著自己深刻

的理解，能以更高的視野對待書法作品。所有這些都是以豐氏深厚的家族

淵源與累世而積的豐富收藏為背景。總體而言，豐氏豐富的藏書約有三大

來源。 

（一） 累世積聚，代有所增 

中國古代的大多數藏書家，都寄厚望於子孫，希望他們能珍守書 

籍、維繫書香，以成名成家。豐氏萬卷樓藏書也是如此。《鄞縣通志・文

獻志》稱「豐氏家族藏書肇自北宋」(不著纂修人，1935) 。豐氏乃宋代

甬上史、鄭、樓、豐四大望族之一，以名德清節享譽士林，北宋豐稷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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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氏中興之祖。據《宋史》本傳記載，豐稷字相之，宋嘉祐四年(1059)

進士，先後任古城縣令、御史、著作左郎、刑部侍郎兼侍講、左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後遭蔡京排擠，官職越降越低，終至罷官歸里。終其一生，豐

稷除勤政為民外，即「以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所好，惟以圖史自娛」 

(袁燮，出版年不詳)。豐稷開創了豐氏家族治學、遊藝、藏書之先河，也

是豐氏萬卷樓之首創者（虞浩旭，2006）。到了明代則有豐寅初值得一提。

寅初，字復初，洪武時為國子司業，明建文中官教諭。其後又有豐慶、豐

耘、豐熙等數代為官者，聚斂大量藏書，形成了延綿不絕的藏書傳統。 

 豐氏萬卷樓藏書歷經滄桑，一波三折，但在歷代家族的搬遷過程中，

圖書始終陪伴著他們。可謂在人事漂泊和顛沛流離中，始終固守藏書之

志。其中，豐有俊、豐庚六、豐茂四、豐慶等四人功不可沒。尤其是豐慶，

「元祐以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全

祖望，2002）。豐慶因眷念先疇，重新將元祐以來祖輩所積攢的圖書遷於

甬上並定居於此。自豐慶歷豐耘、豐熙至豐坊, 雖歷官他鄉異域，但未曾

舉家遷徙，圖書始終留在甬上，對甬上圖書文化的積累有很大的貢獻。豐

氏藏書從豐稷至豐坊已傳承十六代，約四百七十年，人稱「傳承最久的家

族藏書」（虞浩旭，2006）。無疑，萬卷樓藏書能夠達到六萬餘種，與豐氏

家族的累代相傳、薪火不絕有很大關係。自豐稷肇端，降及十六代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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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成飲譽海內的藏書大家。 

 豐坊到底收藏有多少古籍呢？正德十五年（1520）豐坊曾作一首詩「浩

然驅馬歸，育德向丘園。古書三萬卷，可以正乾坤。｣（豐坊，1988）可

見，在豐坊二十七歲時，就已擁有三萬卷左右的藏書，藏書量在當時是十

分驚人的。此後，在為官不到十年的時間中（1524一約 1530），豐坊將自

己幾乎所有的俸祿都用來購買書籍，又增加了萬餘卷。如果以約七年萬卷

的保守速度計算，到 1560年豐坊近七十歲時，他的古籍數量將近十萬卷，

這在明代應該也是屈指可數了。如果不是因為豐坊晚年藏書樓失火的話，

也許他會成為中國藏書史上的奇蹟，而不是現在的范欽天一閣。 

（二） 多方購求，充實所藏 

豐坊於明正德十四年(1519)中鄉試第一(解元)，嘉靖二年(1523) 

進士，授禮部主事，次年隨其父偕廷臣力諫「大禮儀」乙事(反對立嘉靖

帝之父為太上皇)，受廷杖，出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再降為通州同知。

後罷職歸里，家居 11年。豐坊任職期間頗留心收購各地古籍善本，返鄉

之後便大興土木，在其祖輩藏書基礎上建造了一個頗具規模的藏書樓，名

之為「萬卷樓」，以示其藏書之豐富。他又置奇樹怪石在園內作點綴，平

添了幾分書香氣息。 

 豐坊一生愛書如命，藏書成癖。鄭偉章、李萬健先生指出：「豐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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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許多宋元兩代珍貴的刻本、抄本書和碑帖。」（鄭偉章、李萬健，1986）

他尤嗜碑帖，嘗盡賣祖傳田產千餘畝購求法書、名帖、古籍、古碑刻。《鄞

縣通志・文獻志》亦指出，豐坊曾「負郭田千餘畝，盡鬻以購法書名帖。」

(不著纂修人，1935)《書訣》一書中所列法帖書跡非常豐富，按照目錄所

載統計，書法類文獻幾占全書十分之八九（豐坊，1644-1911），如唐石刻、

宋石刻、元石刻、明石刻，魏法帖、晉法帖、唐法帖等皆在收羅之列。種

類繁多的名家名帖使豐坊的書法造詣愈加深厚，他本人也贏得了「書淫」、

「墨癖」的美譽。於此可以想見其所藏書法類文獻的盛況，而書法類文獻

也構成了萬卷樓藏書內容的一大特色。 

 如果說家藏的古籍薰陶出豐坊淵博的學識的話，那麼碑帖的收藏是豐

坊作為一位書法家最癡心于此的事業，也正是購買這些珍希的碑帖讓豐坊

傾家蕩產。從《豐南禺書畫目》、《書訣》、《童學書程》中豐坊羅列的大量

碑帖名目來看，他一生經眼的數量成千上萬。遺憾的是，豐坊的收藏到晚

年由於各種原因喪失貽盡，令人惋惜。豐坊曾經收藏過的碑帖可知的有十

九件，如、《西嶽華山碑》、《蘭亭序》帖、王羲之《嵇康絕交書》拓本、

林藻《深慰帖》。 

 除上所列，豐坊還曾收藏有《王羲之二十二帖》的前十六帖、《王羲

之十七帖》、《宋拓越州石氏本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星鳳樓帖》以及《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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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堂帖》等。從中可以得窺豐坊收藏古帖的取向，他會更青睞於收藏「二

王」的書法。這些也正與豐坊在明代是一位書法復古論者，提倡走「二王」

的傳統之道，以及他終生不怠的書法實踐相吻合。由此，也可應證豐坊碑

帖的收藏是他作為一位書法家的個人愛好而有所取捨的。 

 雖然豐坊的萬卷樓以藏書出名，但豐坊首先還是熱衷於收藏碑帖，特

別對於珍希的古帖更是日思夢想。在他的收藏中山水數量為第一，其次應

為人物、花蟲、翎毛、禽魚和走獸。如《唐人倦繡圖卷》、《元楊維禎五福

圖軸》、《元佚名水亭清暑圖卷》、《趙孟頫小楷道德經》上下合卷。豐坊還

曾藏有《元趙孟頫畫列仙圖冊》十幅，每幅畫像上都有趙孟頫以小楷作的

列仙小傳（毛志明、楊何林，2011）。豐坊曾言「余收趙書頗多，皆識歲

月，遂能鑒定之耳。」（毛志明、楊何林，2011）從中可知，豐坊收藏的

趙孟頫書法作品不在少數，由於都有年款，所以他對於趙孟頫書法的鑒定

還是很有把握的。豐坊于書法的收藏也一如碑帖一樣，是有取向的，並不

是一味盲從地收藏。 

   （三）造作偽書，以實所藏 

 豐坊著有《書訣》、《童學書程》、《真賞齋賦》、《古書世學》、《詩說》 

等書，已被證實的偽書有《春秋世學》、《魯詩世學》、《尚書》等。他為了

顯示藏書的豐富，曾造作偽書，為萬卷樓藏書增色不少。如《魯詩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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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就是豐坊假借所謂〈魯詩〉之名而偽作。他打亂了《詩經》原有的編

排次序；在單行本的《詩傳》、《詩說》中，于《召南》之後增入了《魯風》

部分，將《豳風》與《魯頌》歸於此；將《鄘風》的《定之方中》改名為

《楚宮》，也歸於《魯風》；又在《魯詩世學》中則去掉了《魯風》；《鄭風》

原居十五《國風》之第七，今居第十二；《秦風》原居十五、《國風》之第

十一，今變為第十四；他如《雅》而入《風》者，次第顛倒者不可勝計（豐

坊，1368-1644）。梁啟超曾曰：「豐氏累代藏書，購置極富，第三代坊，

好書尤酷，他家所藏抄本，誠然很多，足以自豪。但他猶以為未足，偏要

添造些假的，如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乗、楚檮杌之類。｣（梁啟超，

1963）由於豐坊詩學不精，他的《魯詩世學》不久即被學者定讞為偽書。

此外，清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記載：「道生(豐坊別名)自以為家有儲

書故，謬作《河圖》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為清敏得之秘府；謬作朝

鮮《尚書》，則以為慶得之譯館。」（葉昌熾，1989）豐坊自稱《河圖》石

本、《大學》石本是其祖先清敏公於北宋間得之于秘府，又有朝鮮《尚書》

和日本《尚書》，謊說是其曾祖豐慶得之於譯館。如此作偽書，曾被全祖

望《天一閣藏書記》譏為「貽笑儒林欺罔後學｣。又如豐坊自稱《春秋世

學》是其先祖宋御史中承豐稷為之案斷，而他本人為之釋義， 故曰「世

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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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者，亦所未聞，其為偽書蓋無疑，《四庫全書總目》辨之甚明（永瑢，

1965）。然而，豐坊編造偽書在一定程度上充實了萬卷樓的藏書規模，也

構成了萬卷樓藏書的一大特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透過偽造書法而作偽。豐坊精通篆、隸、行、草、

楷等各種書體，經常利用自身深厚的書法功底仿製歷代名家真跡，甚至到

了亂真的地步。總體上豐坊利用書法作偽包含兩個方面內容，第一、臨摹

家藏古碑刻而作偽。第二、利用別人請他撰定法書之便，以偽易真。吳焯

《繡谷亭薰習錄》評曰：「其著述未免欺人，其翰墨洵可傳世也。｣（吳焯，

1644-1912）可謂一語中的。豐坊傳世書跡較多，有《唐人詩屏》、《謙齋

記卷》、《秣陵七歌冊》、《唐詩長卷》等。無疑，豐坊利用書法之便而作偽

書也是其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 

三、藏書流散 

豐坊萬卷樓藏書在中國古代藏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無論是就藏書數量

而言，還是就藏書品質來源而言，豐坊都不愧為藏書巨擘。但是，和歷史

上大多數藏書樓一樣，豐氏萬卷樓最終也沒有避免文獻散佚的命運。從豐

坊最後售書于范欽的時間來推斷，萬卷樓藏書在明代中後期已經基本散

亡。就其流散方式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為人所盜。西元 1538年，豐坊至京師求官，竟背父意上書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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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加興獻王廟號，然終無進擢。仕途失意後，豐坊遂歸里刻意著述，

深研書法。黃宗羲《豐南禺別傳》記載：「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

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灙洋自恣而已。」（黃宗羲，

2016）及其晚年罹病，無法照管圖書，更不善治家理財，其萬卷樓藏書中

的大量宋槧和珍貴寫本被其門生、鄰里偷拿散失。經年無多，其全部藏書

的十分之六、七被人偷盜，竟至丟失過半（鄭偉章、李萬健，1986）。 

 (二)遭遇火災。歷史上不少的藏書樓都遭遇過火災，豐氏萬卷樓也不

例外。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記載：「其後(萬卷樓)又遭大火，所存無

幾」（駱兆平，2005）。孫南屏、張印珍《豐坊與萬卷樓》一文則指出：

「范欽與好友豐坊醉酒，燭熄點燃蚊帳，蔓延到豐坊的藏書樓，損失慘重。」

（孫南屏、張印珍，2007） 

 (三)售予范欽。豐坊與天一閣主人范欽關係十分密切。兩人相互傾

慕，情義深篤，時相過從，引為知己。范欽對豐坊的書法尤為賞識，他們

經常往返于萬卷樓和天一閣之間，他們一起考校古籍，鑒別版本。面對門

生偷竊，又遭火災的厄運，豐坊最終將萬卷樓倖存之書及月湖碧沚舊宅 

一併售予范欽。誠如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中指出：「范氏

天一閣所藏之書，多半從豐氏得來｣（梁啟超，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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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氏萬卷樓歷經四百餘年，是我國明代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

的私家藏書機構之一。萬卷樓雖然沒有倖存下來，但它充實了天一閣的館

藏，也成就了天一閣「人間庋閣足千古，天下藏書此一家｣的美譽。此外， 

萬卷樓的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等思想至今仍是澤被後人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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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豐氏藏書在我國古代藏書系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對保存我國豐富

的文獻典籍、傳承文化、促進學術發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在

明代浙江私家藏書中也顯得格外具有特色，使其藏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因之，對於豐坊的研究結論有以下幾點： 

 一、世家藏書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尚 

 寧波藏書的風尚，可以追溯到兩漢時從中原移居地域的文化家族。在

北宋開文風以後，藏書成為一種集體的文化自覺，而後不斷遷徙而來的中

原文化家族強化了這種風尚，甬江水系出現了眾多以書香維繫家族數百年

發展的人文奇觀。四明文化家族在兩宋之時即有袁氏、鄭氏、豐氏、史氏、

樓氏等江南望族，豐氏為其中跨時最長的書香家庭之一。豐稷，至明代豐

坊，共十六代，繁盛歷時四百七十餘年，世家藏書已成為普遍的社會風尚。 

 二、豐坊藏書造就了范氏豐富的館藏 

 遊藝、治學、藏書融合于一體的豐家，書香氣象令江南士人傾慕。至

豐坊一代，萬卷樓落成，月湖豐氏可謂風華絕代，聚書最多時達五萬卷。

而豐家高闊的志意、剛烈的秉性，抗爭的精神，崇高的氣節，更是贏得崇

高的聲譽。但令人嗟歎的是家庭災難也接踵而至，豐坊的幾個兄弟在倭亂

之中相繼死去，獨生子豐瑩也英年早逝，家族大廈迅速傾覆。豐坊後期理



28 

 

家不利，所藏宋槧和寫本，十之六七被門生竊去，又遭受大火，損失慘重，

故將倖存的書籍、珍帖及月湖碧沚住宅全部售于范欽。 

 豐坊去世後，范欽曾作詩，表達對豐坊引領自己走進藏書天地感激之

情。豐家謝幕，范氏亮世，我們只能說，這兩座書樓之間似乎有著宿緣，

有一種冥冥之中的力量，要使地域的文化傳承連成一氣。從某種意義上

說，天一閣的藏書始于北宋的萬卷樓書香。這兩家千年相連，顯示著四明

文化家族處世圓融的能力與綿延不息的生命力量。 

 三、專題收藏，形成特色 

 豐坊作為明代嘉靖年間著名的收藏家，代表了當時的一種類型，即「沒

落貴族」式的收藏家。出身官宦世家、地方望族，深厚的家族淵源與累世

而積的豐富收藏不僅滋養了豐坊良好的學識，培養了他對於書法的熱愛， 

更使他較早就進入鑒藏家的行列，熱衷於碑帖、書畫的收藏，有著不凡的

眼力。雖然年輕，豐坊就已具備了一種收藏的優越感，或者說收藏的貴族

血統。豐坊以能擁有如豐慶及父親豐熙這種的清忠的人物而自豪，對他而

言，守護、壯大收藏更代表著一種家族光榮的傳統。於是，豐坊傾其所有

地收藏書畫、碑帖、古籍，時常往返于北京、蘇州、杭州，與吳門地區的

文徵明父子、一些鑒藏家過從甚密，培養了自己於收藏的淵博知識和寬廣

視野。與此同時，與古董商建立良好的關係，有著穩定的收藏來源。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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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機會，請人代購大量的書畫、碑帖、古籍。當收藏資金拮据時， 不

惜變賣田產，使自己的生活陷於困頓。於是為人臨摹書法，為人鑒定，為

人題跋作賦，來換取生活與收藏的資本。其所藏碑帖甚多，所作有關碑帖

著作即有《淳化帖書評》、《辨帖箋》等。由於從小過著優越的生活，使豐

坊不善於理財，不善於管理自己的收藏，於是乎，家僮及門生趁機偷竊他

的收藏，而晚年生活更是潦倒，萬卷樓遭遇大火，收藏之物喪失貽盡，豐

坊一生的心血赴之東流，再也無心收藏，變賣屋舍，從此四處流浪，客死

蕭寺，讓人痛心不己。 

 四、透過借抄、互抄、傳抄方式，達到古籍的保存 

 藏書家之間的借抄、互抄、傳抄是抄書的一個主要的方式。借抄之書

多是一些罕見之書。或有些書前代只刊一次，後代未曾刊刻，欲得其書只

得借抄。又有些書後代雖有重刊，但脫誤己失原貌，此刻只能憑藉抄本才

能窺其原貌。 

 明代很多藏書家之間都有有過互抄之事，如豐坊萬卷樓和范欽天一

閣，除了互抄，一些書籍還往往被傳抄，從而一傳十，十傳百千。透過傳

抄藏書家徵集圖書的途徑變寬變多，對於藏書的流通，貢獻較大，而在古

籍的保存上，更呈現出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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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研究建議方面，豐坊雖然有豐富的藏書，沒有一套有系統的管

理，造成不可磨滅的災難。從歷代藏書機構來說，由於存在水災、火災、

蟲災等自然災害和戰亂、盜賣、焚書等人為因素的破壞，歷代藏書損失慘

重，尤其是在易代之際，圖書最易受兵燹之禍。相較而言，官方藏書所受

損失往往要慘重得多。每當戰亂時期，官方藏書受到破壞之際，往往是由

藏書家們接納流散於民間的圖書，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圖書典籍受到

更多的破壞。所以說，私家藏書正是透過對國家藏書的補充，保持傳遞前

代文化典籍，使得原有眾多典籍得到保存或進一步的整理和傳播。 

 在長期的藏書活動中，為了減輕天災人禍等因素對圖書的破壞程度， 

私人藏書家們在學習官府藏書經驗和總結民間智慧的基礎上，歸納出了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保護圖書典籍的措施，有些一直被襲用到現代，如曝書法

及中草藥防蟲等。具體而論，中國古代的藏書保護技術主要有四個方面的

內容：染紙避蠹技術、裝幀保護技術、藥物防害技術和建築保護技術。藏

書家們在這四個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研究者所注目的寧波范氏天

一閣之所以能夠歷數百年而巍然猶存，固然與其嚴格的管理制度有關，但

保護圖書的優良技術也同樣不可忽視，如採取嚴密的防護措施，用芸草防

蠹，設置英石來吸潮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正多的古籍歷經數百年

甚至千年而完好無損。而且，這些措施也能古為今用，為當代圖書館和私



31 

 

人藏書保存古籍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我們應該效法古人的做法，建立一套

完整的有系統的保護計畫，為古籍文獻的保護盡一份心力。 

 豐坊的收藏是一種感性的、沒落的貴族收藏。視收藏為家族精神，收

藏高於一切，千金散盡也在所不惜。豐坊為一代收藏貴族，其於碑帖的狂

熱執著精神讓人欽佩。豐坊的萬卷樓曾創造了鄞縣豐氏藏書史上的輝煌，

卻又如曇花一現，結束了豐氏藏書史。這其中的經驗教訓耐人回味。然而，

作為 400多年前的藏書家、書法家的豐坊，他為傳播中華文化所做的貢

獻，以及他在各方面的造詣，都是值得人們追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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